
        
            
                
            
        

    
女游擊隊大戰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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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羅家村通往白浚縣的官道上，兩輛日本軍車各載著15名士兵向前疾馳著，當車子拐過一個彎道時，開車的士兵驀然間發現前面路當中站著一個女人。



士兵急忙按下喇叭，催促那女人躲開，但是那個女人好像渾然不覺，還是一動不動的站在路的中間。



士兵無奈，只得一腳踩下剎車，在女人的身前停了下來，然後把頭伸出窗外，對著女人破口大罵。



這時女人朝士兵抬起了頭，士兵呆了一呆，因為他發覺這女人竟然生的如此美艷。



士兵身旁副駕駛位上坐著的人是名少佐，名叫荒井木，他面色警覺的盯著女人，留意著她的動作。



女人被男人看著好似有些羞澀，但是她的下一秒動作卻是用雙手解開了自己的衣衫，直至曝露出她內裡一絲不掛的酮體。



車子裡的荒井木和開車的士兵同時瞪大了眼睛，但是他們驚訝的不是因為看到女人朝他們脫衣服，而是因為看見女人的兩顆奶頭下面赫然吊著兩顆手雷，還有她肉屄和屁眼裡面各塞了一支木柄手榴彈。



「快退！」荒井木用日語對旁邊開車的士兵大叫！



但他的叫聲已然晚了一步，只見那女人一隻手揉搓著自己的陰蒂，另一隻手毫不猶豫的拉響了身上的手雷，轟的一聲驚天巨響！



荒井木以及開車的士兵瞬間被炸成血霧，滔天的巨焰捲向車後的士兵，一時間慘叫聲四起。



負責第二輛卡車的大尉錢倉，急忙指揮士兵們下車，但是他沒有去理會前輛著火的卡車，和車上受傷的士兵，而是冷靜的命令士兵散開陣型，做好了迎敵的準備。



就在這時，埋伏在暗角里的羅雲一聲嬌喝，領著自己幾十名女游擊隊員衝了上去。



只見她們一個個全都赤裸著身體，只在腳上穿了一雙千層底的布鞋。



跑動時，一對被麻繩圈緊根部的肥乳左右亂擺，兩粒奶頭硬挺挺的，好像上了膛的子彈。



身子底下的肥臀也是來回扭著，剃光了陰毛的騷屄還向外甩著亮晶晶的淫水。



衝在最前的羅雲第一個跑到日本兵的跟前，她和所有羅家村的女人一樣，都有著美麗的容顏，和性感到令人噴血的身材。



只見她雙手舉刀身子仰起來時，一對足有f罩杯的巨乳也隨之向上拋起，落下時，刀光一閃，一下削掉了一個日本兵的半個腦袋。



羅雲的雙眼充滿著興奮之芒，整個人好像一頭許久沒有遇到公豬的發情的母豬。



關於這個羅雲，從小就性格潑辣，做事也不循規蹈矩，喜歡打破舊俗和創新。



去年，日軍佔領羅家村後，把羅家村裡所有的男人都抓走了趕去修建鐵路，至此以後那些男人便好像人間蒸發了一樣，再也沒有了音訊。



而村子裡剩下的女人，則因為長得漂亮，又引起日軍想讓她們去當軍妓的念頭，不過幸好這個時候，羅雲從北平回來了。



她還同時帶回來了先進的革命思想，於是乎在村子裡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並迅速組織起了一支只有女人組成的特殊隊伍，與日軍展開了殊死搏鬥。



羅雲的妹妹羅梅，跑在她姐的身後，有兩個日本兵一前一後的纏住了她，羅梅雙手舉刀學著姐姐的樣子朝身前的鬼子砍去，但沒想到那鬼子忽然身子一矮，一刺刀捅進了羅梅的肚子。



「嗚啊！」羅梅身子一顫，人彎下去的同時把屁股撅了起來，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羅梅身後的日本兵用力一記突刺，堅硬冰冷的利刃滑入羅梅的屁眼，從她前面的肚皮穿了出來！



「哦！」羅梅一聲慘哼，嬌軀巨震之間，又以一個極不自然的動作把身子挺了起來，兩隻小腳踮起在地上不停的顫抖，淫水和尿水從她胯間一連串的落到地上！



隨即兩個鬼子一起拔出刺刀，羅梅的騷屄「噗」的噴出一大股高潮的淫水，隨即大腸、小腸從她破開的肚皮、以及豁開的屁眼裡噴湧而出。



羅梅的表情恍如一條被肏到癡神的母狗，她用力的吸氣和呼氣，剖開小腹上下起伏，還可以看見她蠕動的肥腸！



她的雙腿不停的發抖，似乎就快支持不住身體的重量，但是她不想就此跪倒，尤其是不能跪在日本人的面前，於是她把自己的刀插進了自己的肚子，直至刀刃捅破她的子宮，從淌滿淫水的浪屄間穿出！



樹立著插在了地上，幫她支撐住了搖搖欲墜的身軀，而羅梅也在此時，噴出了人生中的最後一股高潮的淫水。



「妹妹！」羅雲看見妹妹被兩個日本兵圍攻殺死，情緒立時變得瘋狂起來，朝著那兩個殺死妹妹的日本兵衝了過去。



許紅是羅雲的嫂子，她和羅雲一起抗日不為別的，就是為了自家男人報仇。



此刻羅雲被一個日本兵從後抱住了身子，使她沒辦法揮刀，另一個日本兵則趁機用刺刀往她的身子猛戳！



許紅的一對肥奶已經中了兩刀，其中一刀更是從側面戳穿了她的左乳，差點把奶頭也削了下來，但是就這危險之際，許紅的臉上卻是絲毫看不出一點慌亂之色。



還記得羅雲當年為了考驗許紅，她把許紅的一對奶子夾在兩塊木板當中，然後用細長的鐵釘一根根的敲進許紅的兩個奶頭以及大片的乳暈，直至找不到下手的位置為止。



許紅雖然當時已經痛的倒抽涼氣，但表情卻還淫蕩的挑逗羅雲把她的兩個奶頭割下來。



許紅在隊了還有一個綽號叫母豬，因為她無數次向大家說起過，她要去大戰場上把自己當母豬宰了，給男人們當口糧！



她的肉肯定比真正的母豬來的好吃，隊裡的女伴們因此而笑話她，但是許紅知道，其實大家都很贊同她的想法，甚至比自己還要迫不及待的被人當母豬宰了。



許紅眼看著身前的日本兵向她的左乳一刀刺來，她竟然撓足勁了把身子往前一衝，狹長的刺刀瞬間埋入許紅的左乳，然後從後背穿出，又刺進了在後面抱住許紅的日本兵的心臟。



許紅得意的笑著，像是和男人掏到了便宜，她右手扔掉了自己的刀，換之搓起自己的騷屄，然後又用左手摳起自己的屁眼！



直至被刺刀對穿的心臟猛地停止，一大股透明的淫水混著失禁的尿液從她的下體傾瀉下來。



「紅姐！」叫聲傳來的方向，正是許紅的好姐妹張蕊，她和許紅一樣都是從其他村子裡嫁過來的媳婦，兩人的關係一直很好。



張蕊放一刀隔開與她纏鬥的日本兵，然後拚命的朝殺了許紅的日本兵撲去，但是她沒跑幾步路就被身後的鬼子幾步追上，一刺刀從背後捅破了她的肚子！



那鬼子力氣驚人，竟然將張蕊的身子從地上慢慢的挑了起來，張蕊的雙腳漸漸離開地面，她繃直了腳尖想要觸到地面，但是隨即她身子強烈的一抖，騷屄裡噗的噴出一大股高潮的淫水。



那鬼子怪笑著，握住刺刀往旁邊一甩，把張蕊的整個人甩到了地上。



張蕊撅著屁股想從地上爬起來，但是那鬼子卻一個箭步衝上來，噗的一下把刺刀捅進了張蕊的屁眼，然後用力的往前推著刺刀，直至張蕊戰慄的張大嘴巴，從嘴裡吐出了一截長長的刀刃。



鬼子用力的提起刺刀，連帶著將張蕊的身子整個的提了起來，然後舉在半空來回晃著！



張蕊的嬌軀在刺刀上蠕動著、顫抖著，浪屄不斷的向外噴著淫水，直至在一陣劇烈的痙攣之後，一大股蜜液和一大坨冒著熱氣的肥腸從她先前破開的腹腔裡噴湧而出。



鬼子將張蕊丟在了地上，當他踩住張蕊的肉臀想拔出刺刀時，卻發現已然斷氣的張蕊卻還用舌頭捲著嘴裡的刀刃，好似意猶未盡的樣子。



經過半多小時激烈的戰鬥，雖然日軍之前受挫真正戰鬥的人數不過20人，但他們畢竟都是體格強悍的男人，而且受過正規的格鬥訓練，比之羅雲她們厲害太多！



所以最終羅雲的女游擊隊還是不敵日軍，她帶著存活下來的隊員，留下10多具殘肢斷臂、肚破腸流的艷屍之後，撤離了戰場。



錢倉沒有下令隊伍追擊羅雲，因為他害怕還有更多的埋伏，士兵們把蒼井木殘缺不堪的屍體從卡車上搬了下來，錢倉看著屍體發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呆。



第二日，白浚縣的老百姓們忽然看到了一幕令他們嘩然的畫面。



只見十多具被切去四肢、掏空內臟的赤裸女屍，被人用麻繩拴著脖子吊在城牆之上。



這些女屍一個個都是面容嬌好的美女，她們雖然已經失去生機，但是她們美麗的容顏與性感的肉體依然能夠勾起男人的慾望！



甚至在一些冰戀愛好者看來，她們此刻的模樣，比之當初活著時更加誘人，暗想把她們抱回家去，做成用來發洩肉慾的玩具。



作為日軍翻譯官的偽軍頭子王海站在一處高台之上，對下面圍觀的人群嚷道：「鄉親們都聽好，這些女匪都是反抗大日本皇軍的革命黨，所以下場只有一個，那就是死路一條。



在這裡，我希望大家以此為戒，不要妄想冒犯太君，不然的話，下場就和她們一樣！還有一點，太君希望你們能夠有人認出這些女人是誰？住在哪裡？如果消息準確，太君定有重賞！」



幾天以後，一個自稱叫楊嵐的漂亮女人來到偽軍所在之地，說自己有關於城牆上女人的消息，王海不敢怠慢，立刻把羅雲帶到了白浚縣的日軍總部，由大佐荒井籐親自過問。



荒井籐因為自己兒子的死訊痛心不已，他發誓一定要殺光那些女游擊隊員，將她們的艷屍全部掛在城牆之上。



經過一多小時的詢問，荒井籐從楊嵐的口裡大致知曉了那支女游擊隊的情況，也知道了羅雲這個名字，不過老奸巨猾的荒井籐當然不會這麼容易相信楊嵐。



他在感謝楊嵐給他消息的同時，賞給了楊嵐一頓酷刑，他想看看楊嵐在皮肉之苦之下，還能提供出什麼更有價值的消息。



「你們不講信用，你們怎麼能這樣對我！」地牢裡，楊嵐被幾個日軍先後輪姦了一遍以後，被他們扒得一絲不掛綁在了木架上。



一個日軍拿著燒紅的烙鐵走到楊嵐的身邊，抓起楊嵐的頭髮，用日語問楊嵐問題，一旁王海擦著冷汗幫其翻譯。



楊嵐感到烙鐵朝自己逼近，她好像害怕的渾身發抖，但是誰又會知道此刻楊嵐的心裡比起害怕更多的卻是興奮。



「我要說的都已經說了，我真的沒有騙你們！」楊嵐的話讓那手持烙鐵的日軍發出一聲獰笑！



隨即狠狠的將烙鐵戳在了楊嵐的左奶頭上，「滋」的一聲青煙冒起，楊嵐慘叫聲中，翹起的奶頭隨住烙鐵一起陷進乳肉，變成了一個圓圓的窟窿。



楊嵐的嘴角淌住口水，扭曲的表情好像痛苦到了極點，又像是爽到了極點??



不到2個小時的時間，楊嵐已然被酷刑折磨的奄奄一息，但是她身旁的幾個日本兵看起來似乎更累，他們隱隱的有種感覺好像不是自己在強迫楊嵐用刑，而是楊嵐主動要求自己給她用刑。



就比如說剛才他們要用烙鐵去燙楊嵐陰蒂的時候，他們本來是想嚇嚇她，但是卻沒想到楊嵐好像看見魚餌的餓魚般，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的陰蒂湊上了烙鐵！



還繃緊了屁股的肌肉往前面挺，讓烙鐵直戳進屄肉裡，直至陰蒂好像奶頭一樣的變成了一個圓圓的窟窿，尿水、淫水噴了一地。



「問的怎麼樣了？」荒井籐派人過來詢問情況。



幾個士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繼搖了搖頭。



二個月以後，荒井籐讓軍醫給楊嵐治好了傷，但是等到楊嵐康復之後，他卻又一次把楊嵐送進了地牢，以此週而復始，直至半年以後，楊嵐被第四次送進地牢，她終於被日本兵活活的虐殺在了地牢之中。



那幾個日本兵把三根燒紅的烙鐵同時插進了楊嵐的騷屄、屁眼以及尿道，然後他們還想看一看這個生命力頑強、而且在被虐時還會發騷的的女人，是不是能夠腦袋被切下來以後，還能用舌頭舔自己的陰戶？



最後事實證明，楊嵐真的做到了這一點，一個日本兵抱著她被砍下的腦袋，送到她的胯間。



而楊嵐則是憑藉著最後一絲模糊的意識，使勁的伸出舌頭舔進自己的肉穴，隨即當舌頭被陰道肉壁夾緊的同時，騷穴猛地湧出一大股的淫水，噴在了她的臉上。



辦公室內，荒井籐拿著楊嵐第一次與第四次的口述反覆比對，在沒有發現任何前後不搭的破綻之後，他選擇相信了楊嵐。



在他看來，沒有人能夠在經歷四次酷刑之後，還可以說謊，期間他無數次叫人誘騙楊嵐，只要說出真話就可以放了她，但是楊嵐每次的回答都是：「我說的都是真話。」



白浚縣背後的亂葬崗，只要日軍殺了人就會把屍體丟棄在這裡，這日，楊嵐的頭身份離的艷屍被從卡車拋了下來，常年守在亂葬崗邊老劉，馬上把這一消息告訴了羅雲。



羅雲道：「謝謝你，老劉。」



老劉道：「不用謝，不過那具女屍，我想像我們事先說好的一樣??」



羅雲知道老劉的條件，她說：「你拿去玩吧，等我死了以後，我的屍體也是你的。」



老劉感激的道：「謝謝。」



老劉高高興興的走了，只是他沒有看見，在羅雲說出那句哪天我死了以後，屍體也是你的時，她的手正藏在桌子底下，使勁的揉搓著自己淫水氾濫的騷屄。



後面幾日的某一天，荒井籐欽點300精兵來到羅家村，他的目的很簡單，找到羅雲和她的女游擊隊，並將她們統統虐殺，然後剷平羅家村，為他的兒子陪葬。



動用300精兵去對付一個區區幾十人的游擊隊，這對於任何一個大佐級別的軍官來說都是愚蠢的、恥辱的，這就好比你要牽一頭大象來踩死一隻螞蟻。



所以荒井籐向上級隱瞞了次此次行動，他要報的的是私仇。



軍隊一路開到村莊，荒井籐騎在馬上，令一部分人包圍羅家村後，其餘人跟他進了村子。



經過一片農田之時，荒井籐奇怪的發現一個女人竟然光著身子在田地裡插秧。



雖然離遠了不知道這女人的樣貌生的如何，但這女人的身材看來凹凸有致，十分誘人。



當她彎下身子時，兩瓣肥白的屁股在陽光下泛著光，一對圓鼓鼓的乳房好似兩隻裝滿奶的肉袋般向下垂著。



荒井籐命人把那女人帶了過來，女人在田里掙扎了兩下，最後拗不過日本兵蠻橫，被帶到了荒井籐的面前。



荒井籐上下打量女人，發現這個女人實則應該稱其為是一名少女，清麗的容顏加上她羞澀中夾雜怯意的表情，真是叫任何一個男人都不由得為她動心。



荒井籐從馬上下來，難得的用溫柔的語氣對少女道：「你叫什麼名字？」



旁邊的王海立即幫荒井籐翻譯了此句日語的意思。



少女小聲的道：「甜妞。」



「甜妞??甜妞??」荒井籐心裡盤算要不要把這叫甜妞的少女帶回去，把她調教成母狗陪在自己的身邊，但是??



荒井籐掃了一眼背後的士兵，不知道自己這樣做的話，這些士兵會怎麼看待他這個人呢？



猶豫間，荒井籐並沒有注意到甜妞向他逼近，並同時把手摸到臀後，正要去引爆那將她屁眼撐開成一個圓洞的瓜雷。



「危險！」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錢倉從後面衝上來，一把將王海推得抱住甜妞，而後保護著荒井籐撲倒在地，轟的一聲巨響，王海和甜妞一同變成了碎肉。



灰頭土臉的荒井籐在地上一把推開錢倉，竄起身拔出刺刀，憤怒的大叫：「八嘎！」



躲在暗角里的羅雲重重的掐了一把自己翹起的奶頭，恨道：「只差一點。」



荒井籐命令部隊全速前進，他要殺人，而且見人就殺，但是直到他深入大半個村子以後，忽然驚覺怎麼連一個人也沒有？



一種不詳的感覺竄上荒井籐的心頭，他急忙下令部隊停止前進，並派出幾人組成的小組，分東南西三頭搜尋。



其中宮琦帶頭的一組人，來到西面一處農舍前停下了腳步，北野驚奇的發現這農舍院子的裡面居然有個赤裸的女人！



而且這女人被麻繩反綁著雙手和雙腳，一根木桿子豎著從她的屁眼捅入，然後從小嘴裡穿出，將她定在了院子裡的地面上。



女人還未死透，看樣子是剛剛被人穿刺，她的雙手和雙腳在背後扭動著，雙拳握緊著，腳尖時而繃直時而翹起，兩隻眼睛裡透著爽利之色！



好像被數個男人一起包夾著肏住肉屄和屁眼，滴著水的舌頭像條母狗般舔著木桿子的尖頭，彷彿在回味剛剛被木桿穿刺的過程。



女人肚子還被剖了開來，露著一堆肥膩膩的腸子，叫人看得垂涎欲滴。



宮琦帶著幾個日本兵走了過去，然而就在他們剛剛走到女人跟前時，女人忽然用力扯掉了夾在屁眼裡的一條長長的引線，引爆了埋藏在腸子裡的炸彈！



轟的一聲巨響，幾個日本兵瞬間被炸飛，緊跟著，東南兩頭好像事先說好的一樣，也傳出來爆炸巨響。



倖存下來的幾個日本兵，逃回部隊，把事情報告給了荒井籐。



荒井籐馬上帶人查看現場，他發現這些爆炸的炸藥，都是一些劣質的土炸藥，如果用在正規戰場，幾乎起不了作用，然而此刻在羅雲的手裡，卻變成了催命之符。



荒井籐漸漸對羅雲收起輕視之意，當即下令部隊展開扇形，不許進入任何房屋，所過之處，全部用火焚燒，期間如果遇到有人，一律格殺勿論。



荒井籐的這個作法顯然是不想給羅雲留下任何可趁之機，他要像放干水塘的水一樣，來撩起羅雲這些狡猾的魚。



然而事實，羅雲也沒想過再躲，她們已經用完了所有的炸藥，剩下的除了砍刀以外，只有幾支步槍、兩把手槍、還有幾枚手榴彈。



「姐妹們和鬼子們拼了。」羅雲對大家道。



這些剩下的美艷的女兵都是羅雲的王牌，她們修長的美腿與羅雲一樣穿著肉色的長筒絲襪，吊襪帶的鐵夾牢牢的咬著她們的兩瓣陰唇。



片刻不到的時間，羅家村火光沖天。



羅雲透過窗戶的縫隙，已然能夠看到日軍的身影，「姐妹們做好準備。」羅雲和一眾女人半蹲下身，做出起步的動作。



她們相互用力的拍打著對方的屁股，以此當做鼓勵，然後等到日本兵把火把從窗戶裡丟進來時，羅雲和她的同伴們一腳踹開大門衝了出去。



跑在最前的薇薇和燕燕是一對孿生姐妹，她們同時作為替後面人擋槍的肉盾，已然做好了必死的準備，事先用刀剖開自己的肚子，把剩下的手榴彈全部擠入濕漉漉的肥腸！



然後又用麻繩綁緊一對奶子的根部，把兩隻原本就已很肥大的巨乳勒的更加充盈暴突，連奶頭也用細繩繞了兩圈，勒的好似兩粒硬邦邦的石子！



最後把小腳的兩隻布鞋一起脫下，一前一後的塞進肉屄和屁眼，光著一對肉色的絲襪腳，扭著屁股，魚貫衝出。



「啪啪啪啪！」一連串爆豆似的槍響，緊跟著轟隆一聲，日本兵的陣型立時被炸開一個缺口！



硝煙瀰漫之際，肉烤焦的香味、絲襪腳的臭味、還有女人淫水的騷味，化作無形之劍衝進周圍人的鼻尖，使人熱血沸騰。



「殺啊！」羅雲大叫，並揮舞手裡的砍刀，後面趕來的日本兵迅速補上陣型的缺口，並把羅雲她們包圍在了當中。



「啪啪啪！」又是幾聲槍響，羅雲身旁一名叫曉茜的少女連中數槍，白嫩的嬌軀立時綻開血花，子彈好像鷹嘴般，叼走了她的兩粒奶頭，又使她的手臂受傷，掉落了手裡的砍刀??



但是，頑強的曉茜沒有因此而放棄進攻，她奮力的踢掉嫩腳的一雙布鞋，光住一對絲襪腳，朝一個日本兵踢了過去。



日本兵隔槍一擋，跟著一把握住曉茜踢來的絲襪腳，抽出腰間砍刀，將曉茜的臭腳從腳腕處一刀砍下。



「嗚啊！」曉茜一聲大叫，坐倒在地。



鬼子手裡拿住曉茜絲襪斷腳，伸出舌頭舔過腳掌，繼而一口含住腳尖，在嘴裡吮吸。



不知為何，曉茜居然覺得自己與那只斷腳還有聯繫，她在日本兵舌頭刮過絲襪腳掌的同時，感到腳心一陣麻癢，然後又覺得有人用舌頭在她的腳趾縫裡鑽來鑽去。



「嗯嗯嗯??」曉茜不由得發出呻吟，隨即陰道一陣抽緊，騷屄噴出一大股淫水??



曉茜彷彿被一股魔力趨勢，抬起另一隻絲襪腳，伸向日本兵，並朝那人弓起腳趾，繃直腳尖，好似在勾引他一般。



日本兵淫笑著用牙齒咬住曉茜斷腳的腳趾，一手握住曉茜向他伸來的絲襪腳，一手舉刀，乾淨利落的將曉茜的這只絲襪腳也砍了下來。



「嗚嗚！哦哦！」失去雙腳的曉茜神情彷彿被快感吞沒，大大的分開雙腿朝住日本兵，一手揉搓陰蒂，一手摳挖騷穴??



「嗚嗚??要高潮了??嗚嗚??好舒服??嗚嗚??」曉茜手指摳挖陰道的速度越來越快，陰道內裡的肉壁被她手指攪得翻進翻出！



同時她扒開蜜穴，似乎有意向人曝露她佈滿淫水絲線的蜜洞，然後就在她快要達到高潮的一刻，日本兵一腳踢開曉茜的雙手，把斷腳塞進了曉茜的肉穴??



「嗚嗚！哦哦！」曉茜雙手撐住地面，屁股向前不受控制的猛聳，被自己臭腳塞滿變形的騷屄向外猛噴著高潮的淫水??



刀光一閃，曉茜的頭顱隨之掉落，滾到胯間之時，被淫水噴了一臉，跟著日本兵把另一隻斷腳塞進曉茜張開的、似乎還在呻吟的嘴裡，讓她在臨死之前，嘗到了自己臭腳的滋味。



茹雪是隊裡屈指可數的幾個會使用槍的女人，尤其是她的手槍點射，幾乎百發百中，所以她一現身，便以極快的速度，撂倒了兩個日本兵，但與此同時，她成了日本兵主要攻擊的目標。



密集的子彈如傾盆大雨般向茹雪蓋去，茹雪的身體好像頃刻間變成了一個牽線的布偶娃娃，在子彈穿過、射進身體的同時，不受控制的抽插著、扭動著！



跳著一曲花枝亂顫、淫水四濺的死亡之舞，等到槍聲散去，茹雪的整個人好像斷了線般，雙膝跪地、肉臀翹起的癱軟在了地上??



隨即，肉壺和屁眼在一陣夾緊又張開之後，猛然噴出一大股帶著子彈頭的蜜液??



羅雲身旁的同伴相繼死去，最後只剩下了她一個人，而這時的羅雲已然打光了槍裡所以的子彈，連刀也已經砍得卷刃，剩下的只有她自己這具不屈的肉身！



「來吧，我倒要看看你們能拿我怎麼樣。」羅雲一把扔掉了手裡的鋼刀，張開雙臂敞開自己裸體迎向鬼子。



鬼子們一哄而上，想要用刺刀刺死羅雲，但就早這個時候，從人群後面傳來了荒井籐的聲音，他要活的，於是衝向羅雲的日本兵將羅雲按倒在了地上。



羅雲在地上憤怒的掙扎著、扭動著，被幾個日本兵用力的抽著屁股，發出啪啪的脆響！



「你們殺了我！快殺了我！」羅雲尖叫著，卻無人理會。



一雙堅硬的皮靴踩上了羅雲的俏臉，而這雙皮靴的主人，正是荒井籐，他叫錢倉過來確認了下上次進攻自己兒子部隊的游擊隊，是不是也是這個女帶的頭？



錢倉道：「就是她。」



荒井籐的嘴角仰起殘忍的微笑，他確定了自己腳下的這個女人就是羅雲。



荒井籐的皮靴在羅雲的臉頰來回踩著，羅雲很清楚自己已然沒有掙扎的餘地，於是她索性放棄了掙扎。



反而伸出舌頭像條母狗般舔起了荒井籐的鞋底，既然抵抗不了被虐，不如就享受被虐的過程，羅雲的心裡就是這麼想的。



「真是條下流的母狗。」荒井籐的日語羅雲當然聽不懂。



但是羅雲從荒井籐看自己的表情可以判斷出他是在嘲笑自己，於是羅雲更賣力的用舌頭舔了荒井籐的鞋底，讓荒井籐得鞋底沾滿了她的口水。



羅雲的手腳被用麻繩反綁了起來，腳腕和手腕被結實的捆在一起，手和肉色絲襪腳掌貼在一起，然後日本兵把一根木桿削尖了、捅進了她的屁眼！



往前慢慢推進，直至木桿穿透腸道、臟器，從羅雲抬著頭、張開、流著口水的紅唇間冒了出來。



不過這還沒有完，日本兵又拿來第二根削尖的木桿對準了羅雲的肉屄，羅雲的肉屄早已濕透，連兩瓣肉嫩的陰唇也沾滿了淫水。



日本兵根本不用為桿子做任何的潤滑，桿子順利的滑入羅雲的陰道、突破子宮、肥腸，小心的避開心臟，最後挨著從羅雲屁眼捅入的穿刺桿，撐滿羅雲的喉嚨，從羅雲的嘴巴裡冒出尖頭。



「嗚嗚??」羅雲已然無法再說出任何話，舌頭幾乎比平時伸長一倍的耷拉在嘴角，往下淌住口水，同時一陣陣窒息的快感湧向大腦。



羅雲掙扎著、蠕動著被桿子穿透的身體，屁眼和陰道因為刺激，一下下的夾緊木桿??



空氣??我需要空氣??



緊跟著，羅雲在一陣令人暈眩的窒息快感之下，癲狂的達到了幾乎觸摸到死亡的絕頂高潮??



嗚嗚??太刺激?感覺整個身體的毛孔都張開了??好人像被燜在鍋裡煮沸??



羅雲的雙眼向上翻去??意識漸漸模糊??失禁的尿液從她被木桿撐開的肉屄間湧出??



忽然，就在羅雲被死亡的絞索徹底勒死的一剎那，一大口空氣湧進了她的氣管，使她起死回生，但是這空氣不是由她的小嘴或者鼻子吸入，而是因為有人割開了她的喉嚨。



兩道眼淚從羅雲的眼角淌落，這是痛苦的淚水，恐懼的淚水、不甘的淚水，更是興奮的淚水??



羅雲感覺自己終於變成了一頭真正的母豬。



兩個日本兵把羅雲架上火坑，羅雲正面朝下，一對豐滿的肉奶首先受到烈火的炙烤，雪白的皮膚漸漸變得金黃，金色的油汁從奶頭滴落??



等到羅雲雙乳熟透，幾個日本兵幫羅雲翻了一個身，開始烤她的肉臀，同時他們幫羅雲解開手腳的綁繩，把她的兩條手臂和一雙裹住肉色絲襪的美腿一同齊根砍下，拿到旁邊斬成一段段的肉塊，穿在削尖的竹籤。



荒井籐像在野餐般，用刀割下羅雲的一個奶頭吃進嘴裡，他的臉上立刻浮現出滿意、且陶醉的表情，用手招呼來身旁的錢倉與其他幾個士兵的頭目，一同分享羅雲的肥乳。



很快的，羅雲的一對奶子各只剩下了不到半隻??



期間，她無數次的達到高潮，在周圍人的嘲笑聲中，浪屄噴射著淫水??



兩個士兵把羅雲切成段的四肢放到火坑，其中一隻絲襪腳被放在羅雲的臉旁，裹住絲襪的臭腳在高溫熏陶下散發出奇異的香味??



側眼看去，金色的油汁滲透出肉色的絲襪，流過腳掌??淌至圓潤的腳跟??



羅雲心裡忽然湧起一陣莫名的刺激??翹起耷拉的舌頭試圖舔向臭腳??



「嗚嗚！」忽然一陣強烈的快意從她腹部傳來，一個日本兵用刀剖開她的肚子，向外掏起她肥嚕嚕的腸子，然後把從肥腸下面撈出來的子宮一把捏在了手裡。



「嗚嗚！」羅雲感覺這種子宮被人直接捏住的快感，彷彿有人從肚子裡往外肏著她的肉穴??



強烈的刺激比之一般的肏屄不知搶上百倍有餘，所以羅雲立即就達到了高潮，與此同時騷屄還噴出了有史以來一次性最多的淫水！



「嗚嗚！太刺激了??嗚嗚！」今天的羅雲早已數不清自己已經達到過幾次高潮，她只記得自己每一次的高潮都要比前一次來的強烈和爽利??



荒井籐和他的士兵們最終把羅雲身上的美肉分食的一乾二淨，只剩下羅雲一臉淫亂表情的腦袋被插在木桿之上。



荒井籐要把羅雲的腦袋帶回去作為藏品，他還特意割下了羅雲的兩瓣陰唇和她的陰蒂，等回到白浚縣之後與他負責守城的副官一同分享，作為下酒的小菜。



回去白浚縣的路上，荒井籐回憶著今天的戰鬥，這場戰鬥無疑是羅雲一手策劃的埋伏，看來自己也小看了那個先前來告密的女人，這個女人想必也是她們的一份子，不過最終的結果還是螳臂當車罷了。



夕陽西下，荒井籐的帶著部隊回到白浚縣入口，但是他卻奇怪的發現入口的崗哨怎麼空無一人，荒井籐立即命令部隊停止前進，但就在這時，只聽一聲炮響，身旁的土地轟然掀起一座小山，將他的整個人從馬上震了下來！



「噠噠噠！」密集的槍聲從四面八方響起，周圍的士兵接連倒下??



不到片刻之隙，荒井籐的部隊死傷慘重。



革命軍的衝鋒嚎叫好像喪鐘般在荒井籐的耳畔迴盪，密密麻麻的穿著藍布衣衫的士兵，踩住落日的餘暉，朝他的部隊奔來，他們的中間赫然立著一個絕艷的美婦，她揮舞著旗幟，猶如從天而降的女神。



美婦赤裸的嬌軀僅僅披著一件軍裝，軍裝向外敞開隨風飄揚，揭示著美婦的一對猶如山峰般的豪乳！



這對豪乳還隨之美婦用力揮動旗幟左右的搖擺，美婦的下體則穿了一條特質的皮內褲，這條內褲的襠部赫然系有兩枚手雷，正一前一後的撐開著美婦的騷屄與屁眼，夾在她的陰道與直腸之間。



這名美婦名叫傲珊，羅雲在北平之時，正是傲珊拉羅雲進入了革命隊伍，並在今次兩人同台演出了一場調虎離山之計，在荒井籐吃掉羅雲隊伍的同時，傲珊與革命軍功下了白浚縣。



最終，荒井籐和他的部隊被全部消滅。



幾日後，按照與羅雲生前的約定，傲珊把羅雲僅剩的腦袋送給了老劉。



老劉一臉興奮的捧住羅雲的腦袋，竟然將嘴吻了上去，然後他又解下褲子，把雞巴插進羅雲的小口，直至把一大股濃稠的精液射在羅雲的俏臉??



傲珊看著精液從羅雲的臉頰緩緩流下，她似乎覺得羅雲好像笑了一下??這笑容是那麼的滿足與開心??



「放心吧羅雲，總有一天我會來這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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